「妳晚上想出去逛逛啊嗎？」，佩涵說。我和佩涵兩人全身赤裸在床上互相撫摸，親吻。她把她的舌頭伸入我的口腔內攪動，左手摟著我的腰，右手則不停的輪流逗弄著我的小巧的金乳環和陰蒂環。我覺得自己全身都酥麻了，乳頭，陰蒂都豎硬了起來，陰道內則不停留出液體。接著我倆成為69的姿勢，互相的親吻，玩弄對方的下體與乳頭，直到我倆都高潮為止。接著不知睡了多久，直到天黑了才醒來。我一看鬧鐘已經晚上六點了，四月春天的晚上總是過得很快。

我把佩涵搖起床，然後自己把垂肩的染成淡褐色的波浪捲髮梳好，穿上淡紫色低胸緊身上衣，肚環，腰鍊，低腰白色鏤空細線丁字褲。然後把做成透明翅膀狀的丁字褲擺好剛好遮住恥丘，把只有一條白色細線的褲底調整在夾在兩片肉唇，股溝之間，然後穿上底部有個小鏤空，膚色，腰部以下全透明褲襪，以及剛好遮住臀部的紅色底黑色格子裙，然後穿上大紅色高跟鞋。我對著鏡子照了一下，總覺得胸部還不夠挺。於是還是穿上三分之一罩杯的胸罩，這是一種有鋼絲支撐卻遮不住乳頭的胸罩，然後換上大乳環，再穿上緊身上衣。由於紫色緊身上衣非常薄，所以兩個挺起的乳頭就很明顯的突出，連有穿乳環的感覺都很明顯。然後把陰蒂環換成小的珍珠耳墜，這樣走起路來耳墜會搖晃，有時走著走著，陰蒂就會被逗弄到高潮。

佩涵則沒穿內衣，穿上一件粉藍色細肩帶蕾絲上衣，前面剛好包住恥丘，後面則露出四分之一股溝的緊身七分牛仔褲，於是我倆就開車出門了。到了台北東區，週末真是人山人海。我們先吃個飯，然後在百貨公司的各流行櫥窗中閒晃。走的越久，陰蒂上戴的墜子就晃的越厲害，我就忍不住越來越喘息。於是我就忍不住從佩涵背後抱住她，一手隔著佩涵的衣服玩著她的乳頭與乳環，一手伸入她的低腰褲，從前方越過恥丘，玩弄著她的陰蒂環，轉眼她也發出呻吟聲。

我忘了介紹我們兩人，我叫許芳蓉（這是化名，當然真實生活中不是這個名字），雖然看起來像是女高中生般的娃娃臉，可是我已經三十歲了，是某間家醫科診所的醫師。我在十八歲高三時動了男變女變性手術，還有十多次臉部女性化的美容手術，全身除毛，從此變成女生。雖然變成女生久了，穿起緊身褲襪有時還是有些不習慣那種緊繃的感覺，可是又非常迷戀那種被束縛的感覺，所以連在家即使赤裸著全身，我還是穿著緊身褲襪。王佩涵今年三十歲，是位年輕女律師，也是我的同居女友。

「妳們兩個居然在我的店門口做愛起了？」走過來的是一個長髮瓜子臉，穿著粉紅色超低腰緊身褲，紫色肚兜，看起來很時髦的年輕女孩。她說的我倆有些臉紅，然後才仔細看看這家店，原來是間訂作超低腰牛仔褲的店。經過跟這位年輕的女老闆攀談過後，我們決定在她這裡各訂作一條低腰褲。

「妳好像蠻開放的！」她邊用布尺量我前襠的長度，邊不小心處碰我的陰蒂環，說：「我這低腰褲最適合妳。我做的褲子很薄很貼身，前襠剛好包住恥丘，後面會露出三分之一的股溝。有些人甚至會去剃陰毛，然後要求訂做露出一部份恥丘的褲子。」我經不過她的遊說，就真的剪短了陰毛，在恥丘上留下很短但可以看見的毛渣，然後穿上幾乎遮不住恥丘的超低腰緊身牛仔熱褲。熱褲的前襠用小銅扣扣到褲底，有六個小銅扣。我打開其中一個，把陰蒂跟耳墜子放出來。之後在街上逛，覺得街上色狼的眼睛都在強暴我，我覺得很刺激。就在我和佩涵逛街的時候，居然遇到了我倆最不願意見到的人，我們之前的女王「蕭雅菁」。

02.

這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那年我是高中一年級。由於我的爸媽都是醫師。我高中一年級下學期剛開始時，爸爸被醫院派到國外進修，所以媽也去陪他，在台灣我則一個人在台中居住，偶而住在彰化的阿姨週日會來看我，我就這樣繼續我的高中學業。

「我愛你！」我星期天早上一起床下樓去拿報紙，打開信箱，就又看見這封匿名的信，裡面千篇一律寫著我愛你三個字。這已經是四月這個月來第八次了，這樣的信幾乎是每天一封。我想大概是暗戀我的那個女生吧。雖然我長的不高，但是我還算是非常清秀，應該是有多女生暗戀我才是。

「又是那個女的啊？」我背後出現了小玲，她是在台中讀私立國中時的同班同學，現在則是我高中隔壁班同學兼女友。自從我爸媽兩個月前出國後，鄉下來外地台中求學的她，就會偶而從她租的小套房來我家住。

「妳想太多了！」我說。於是我又跟她上樓到我們的房子裡。我倆脫光衣服，然後又再度上床。我開始吸舔她的乳頭，一邊手玩著她的下體，她的陰道瞬間就很濕潤，於是我們就做愛起來了。做完愛後，她一手抓住我還有些硬的陰莖，一邊用舌頭舔舐我的龜頭。舔到一半，她突然嘆口氣說：「其實你叫我不要多心，可是我很難不多心。因為最近我的套房的信箱裡也收到很多她的信，說你已經背地裡跟她也有性關係！」說罷她就大哭起來。她這樣說簡直讓我大吃一驚，因為我不敢相信，連我都不知道她是誰，我怎麼可能跟她有關係？

「那個女人是神經病，我根本沒見過她，我怎麼可能跟她有關係？」我很憤怒的說。

「你每次都說沒見過她，現在就說她是神經病了？你最好不要再騙我！我不是可以被你玩弄的，你最好別腳踏兩條船被我抓到！」她說完，很生氣的穿上襯衫，穿著短裙跟褲襪就走了。望著她苗條的背影，我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是，自從那次之後，她在學校遇見我就口氣很冷了，好不容易道歉到她願意接納我，回去跟我同居，沒想到高一下半學期的五月又出事，原因是那個女生終於現身，這次的遭遇，終於搞到我們兩人分手，終結了兩年多的男女朋友關係。

那是在五月下旬，某天週末我放學在路上遇見一個台中女中的女生騎單車不小心摔進路邊的小水溝。正當我看著她時，她突然回過頭跟我求救：「先生我摔的腳好痛，我現在全身又沾上污泥，你可以拉我起來嗎？」她跌坐在淺淺的水溝裡。說實在話，她長髮披肩，瓜子臉上有淺淺的酒窩，實在很美，於是我就忍不住拉她出來。因為我家剛好在前方，於是我就帶她去我家沖洗一下。

「妳叫什麼名字？」我望著從浴室走出來的她說。「我叫王佩涵。對了，你家有熱咖啡嗎？我想喝！」於是我就跟她說熱咖啡在哪裡，她泡了一杯熱咖啡給我跟她喝了。喝完咖啡後，她就用她的雙唇貼上我的雙唇，然後緊緊的抱住我，撫摸我的下體，最後我們就忍不住做愛起來。她的身材很苗條，胸部卻很大。當我從後面插入她的陰道時，她發出了非常誘人的嬌喘。然後我倆改成對抱的方式做愛。

但是沒想到就在我做愛到快射精時，主臥房走進來一個人，居然是呂佳玲。小玲哭著大喊說：「有人說你帶女生回家睡，我還不信，沒想到是真的！我要跟你分手！我要跟你永遠分手！」說罷她就衝了出去。

那晚真的心情很差，但是佩涵很有耐心的安慰我，只是我懷疑這一切都是她搞出來的，「那些『我愛你』的信是你寫的對嗎？」我很生氣的說，說完之後，突然覺得頭很昏，然後就睡得不省人事了。

「女王，他醒了！」我好像聽到有人在說話的聲音，我張眼一看，我在一個很破舊，燈光昏暗，不知白天黑夜，像是地下監獄的地方。我被四肢被皮帶綁在一個鐵製的椅子上，這椅子構造很奇怪，很像是婦產科的檢查椅。我全身赤裸，雙腳也被綁在延伸出來的椅把上，再加上身體，脖子都被皮帶固定住，全身根本無法動彈。最最可怕的是，我嘴裡含著一個鐵球，然後被皮繩固定在後腦杓，連話都無法說，只能流口水。我的鼻子上被插了一根塑膠管，下體也被插了一根塑膠軟管，真是痛苦不堪。

這時有一個大約三十歲，身材苗條，只穿皮內褲，帶鐵面具的中年女人走過來，說：「你已經是我的新奴隸了，因為你叫許方榮，所以我叫你榮奴好了。你要知道，寫『我愛你』的信給你的就是我。」她說到這裡，我忍不住憤怒的想大叫出來，可是嘴裡卻只有嗚嗚聲。

涵奴這時候不知操作了什麼按鈕，牆上就有投影機投影出我跟她做愛的錄影帶，說：「女王想收你做女奴，你最好安分些，如果想去警察局告，我會反告你強暴我！」她說罷，那個中年女人似乎拿了一些消毒工具過來，消毒過我的下體後，好像重新插了一根新的尿管在我尿道裡，然後用力把我的睪丸壓入體內，我痛得冒冷汗。

接下來，就替我穿上一個很薄但是韌度很強的塑膠褲子，然後就結束了。之後又打了一些東西在我乳頭與乳房上。然後又在我肚臍上切割什麼，縫上什麼似的。後來我又昏睡過去。隔天醒來時，我已經全身赤裸在我家中，桌上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你最好不要試圖脫掉你身上穿的塑膠褲子，否則你會被殺！」看完我冒出一身冷汗。

我趕緊去廁所看看我的身體起了什麼變化。我才發現我的下體穿了一件幾乎和身體合而為一的低腰膚質橡膠褲，而且根本緊，我費多少力氣也脫不下來。我的睪丸與陰莖被這褲子擠到身體裡，可是卻有小出口可以尿尿，而且這塑膠褲也沒有蓋住肛門，所以也可以大便。從那天開始，我就只有蹲著尿尿，有時會感到要勃起時下體會緊而痛苦不堪，但是有時還好。說也奇怪，我本來平常食慾並不好，我身高只有一百六三公分，體重卻只有四十公斤，雖然我從國小以來就沒變過聲，身上體毛也很少，而且面貌有書卷氣，但是我總是留著半長不短的鬍鬚，除了上廁所不方便外，根本沒有自己變成女性的感覺。

至於說身體的其他變化，只覺得肚臍下方好像被縫了某個東西。而且我的胃口開始變好，我瘦巴巴骨架小的身材似乎開始有一點肉的感覺。還有，就是乳頭開始越來越痛。我覺得自己的身體好像起了某種變化，可是又說不上來那變化是什麼。時光匆匆過了三週，很快的我放了暑假。過了期末考的最後一天，小玲在學校還是不理我，惹的我心情很差。我跟爸媽說我要八月再去美國看他們，七月這段時間我想自己一個人靜一靜。沒想到就在考完期末考回家的路上，路邊突然有一輛車停了下來，車門一開，就有人用毛巾蓋住我的嘴巴，然後我就昏了過去。

04.

等我一睜眼時，看見自己在一個診所的診療台上。我的手腳都被綑綁固定在這個診療台上，嘴巴也綁上一個鐵球，只能一直流口水，根本不能說話。我發現自己全身赤裸，連那個塑膠褲子都剝除了。下體頓時覺得很輕鬆。我一看，診療台旁是一個像護士一樣的女生，拿著奇怪的東西，似乎在拔我的體毛。

「喔，你醒了。」說罷那個護士停下工作，然後給我打了一針，我又昏睡過去。

等我醒來之後，才發現自己在另外一個地方。那個地方布置的好像是女生的房間，粉紅色系的床，梳妝台與衣櫃，外面是一個像監獄一樣的鎖上的鐵柵欄。

我發現自己仍穿著那個膚色皮褲，全身赤裸，還被戴上淡褐色的長假髮，然後被人戴上黑色的皮手鐐腳鐐，脖子上也戴著像狗一樣的黑色皮項圈，頸上的皮項圈有大鐵鍊連著鎖在一端牆上的的鐵圈上。

我發現我根本逃不掉。我的身旁有一個很大的落地鏡，我往鏡中一看，我居然全身光滑，除了頭髮與眉毛還在外，鬍鬚，手腳毛與其他體毛都被拔光了。鏡中長髮的我，瘦小的身形已沒有下體男性的性器官，胸部還微微隆起，這時才覺得胸部又有些刺痛。這樣的感覺看起來有些像個小女孩。

就在我看著鏡中的自己時，遠處走來一個全身赤裸，身材苗條，只穿著一件皮內褲，帶鐵面具的中年女子，右手拿著皮鞭，左手上牽了個鐵鍊，鐵鍊連到一個長髮、全身赤裸的女孩的頸圈上。那個女孩膚色白晰，胸部豐滿，兩個乳頭上，下體的陰蒂上與肚臍上都穿上金色閃亮的環。仔細一看，原來她就是王佩涵。

我看到了她，忽然領悟過來，氣得破口大罵，說：「你們到底要玩弄到我什麼時候？」

沒想到我剛說完，那女王右手的皮鞭像雨滴一樣的猛烈打到我的身體和臀部，抽的我痛到幾乎昏了過去。

於是我只好不敢吭聲，任她們擺佈。女王給我嘴巴上綁上鐵球，皮繩連到後腦杓。然後給我穿上紅色高跟鞋，然後把鐵鍊解開，牽我到鐵柵門外另一個房間。那裡有五個帶鐵面具的男人，一看到我過來，就有一個人走過來摸摸我的頭說：「女王，這是你的新寵物啊？我聽說你只養母狗的，怎麼這隻看起來是公狗冒充的？」

女王摸摸我的頭說，拉我和佩涵站起來，說：「我很快就會閹了他，那時她就是名副其實的母狗了！」說罷就撫摸我的乳頭，我的乳頭被摸的好像很興奮，小巧的乳頭都慢慢變硬了起來。接下來的事情，居然是其中三個男人愛撫我，輪流把陰莖插入我的肛門，到最後我興奮的全身酥麻，下體也流出精液。另外兩個人則和佩涵做愛。就這樣一直下去，直到我累到睡著。睡夢中感覺自己的乳房好像被針刺了一下，然後劇痛醒來。

醒來之後，我被帶到另一個房間，那裡有一台大螢幕投影電視，播放的居然是我跟男人做愛的畫面。接著，女王拿出一捲錄影帶，說：「你最好不要說出去你在這裡發生的事情，要不然這捲錄影帶會全國各地都看的到，你們學校裡面到處也會流傳著你跟男人做愛的裸照。」女王面具下的臉，笑得很邪惡，她拿著一張紙說：「這是奴隸協議書，你簽字吧！今後要絕對服從我。」說完我只好毫不猶豫的簽字了。簽完之後，她突然說，「我好想尿尿，你拿嘴來接吧！」

沒想到我居然就這樣的服從的喝下了她帶有腥臭味的尿。她看到我服從的喝了，奸笑的說：「賤母狗，你真的很賤！」然後眼中盡是鄙視的眼光，沒想到我看了這眼光，心裡居然忍不住有很強烈的興奮感

自從那次以後，我開始和王佩涵住在一起。她也是鄉下來的外地女孩。我們住在一起之後，她開始教我如何打扮自己，然後常常去俱樂部給女王調教，還有常常去女王的整型外科診所附設的美容坊做美容保養。此外，從高一的那年五月開始，我還定時去精神科做女性化的鑑定門診。據說這樣要為期兩年以上，若是通過的話，就可以合法的動變性手術。

時光匆匆的過到了高二的十二月。我和學校的同學們組成一個「惡狼傳說」籃球隊，正在練習籃球。這時候我的胸圍已經有接近Ｂ罩杯了，雖然每天都穿著非常寬鬆的衣服，但是還是看得出來有些胸部的感覺。今天我是穿著寬鬆的粉紅色襯衫與緊身直統牛仔長褲來練球，練完以後跟隊友們一起喝飲料。喝到一半時，隊友阿輝一直盯著我看，說：「你最近長相與打扮越來越像女生了，如果我們剛認識你，看到你的樣子，會以為你是個短頭髮的女生。」阿輝說完之後，我的心就蹦蹦跳。

我心想，這一天還是要來的。其實我牛仔褲裡穿的是膚色彈性褲襪。我自從被女王調教以後，已經習慣每天穿一百丹以上的彈性褲襪，如果不是要練球，我可能不會穿牛仔褲來見他們，我穿的會是裙子。

我鼓起勇氣說：「其實我最近確實有當女生的念頭，而且越來越強烈。我已經開始穿女裝跟施打女性荷爾蒙了。我想，我換女裝跟你們打球我會比較自在。」我剛說完，小凱就大聲說：「不會吧，我簡直不敢相信！」阿信則露出鄙視的眼神，說：「你以後不想當我們的兄弟啊？要當我們的紅粉知己嗎？」

我不理會他們，我拿起自己的背袋，走進女生廁所裡。我穿上紫色的內衣褲，緊身的低胸短上衣，紅格子迷你百褶裙，穿上球鞋與外套走出來。我照照鏡子，我變成了一個白晰瓜子臉的短髮女生，一六四公分，四十五公斤的苗條身材，配上渾圓的胸部與細長被絲襪包裹的雙腿，加上我的喉節幾乎不明顯，看起來哪裡有男生的痕跡？我走出來後，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大叫一聲。

打完球散會後，我跟小凱與阿輝去小吃店聊天。阿輝摸摸我的胸部與大腿，說：「不過你扮起來女生還真像！」。

小凱很擔心的說：「你是不是被佳玲甩了後受了很大的刺激啊？這樣去動變性手術可是不值得，你可要想清楚！」小凱又說：「不過我最近才聽隔壁班的人說，呂佳玲已經這學期轉學了，詳細原因則不清楚。」聽他說起來，我才發現真的很久沒見到小玲，不過現在我已經不在乎她了。

從那天之後，我施打女性荷爾蒙的事情傳遍了全班，走在路上，認識我的人都對我有異樣的眼光，不過我平常做事情都很低調，頂多是越來越少人理我而已，我倒也不是很在乎，這樣子反而可以下課後盡情的穿裙子。

可是就在那個十二月底，美國傳來我父母跟我哥哥車禍身亡的消息。於是我考完期末考後，懷著悲痛的心情，前往美國奔喪。由於父親是馬來西亞僑生，結婚後又很少回馬來西亞，我幾乎只剩下母親那邊的親戚，也就是我、我母親的兩個妹妹，也是當醫生的阿姨們協助我辦理喪事。此外，我繼承了家中快六千萬台幣的遺產與三百萬台幣的現金。

06.

參加完爸媽與哥哥的喪禮後，我回來台灣，回去俱樂部放鬆心情。

「啊…………」我強忍著乳頭的酸麻，繼續被佩涵舔著我的乳頭。

我們兩個全身赤裸的被女王關在籠子裡，於是我倆開始互相愛撫。她舔著我的乳頭，我則玩弄她的陰蒂環。她的下體一直流出體液，過不久我倆就呼呼大睡了。不知睡了多久，突然睪丸一陣大痛，我才醒了過來。原來是女王用她的高跟鞋跟踩在我的睪丸上，我痛得哭了出來。

「奇怪，你當母狗這麼久，東西還沒割掉？」女王很生氣的用鐵棒往我的陰莖敲下去，然後把我吊起來鞭打。她打的我很痛，打的我不停的哭，哭到整個壓抑的喪失親人的悲傷都哭了出來，我感到一陣輕鬆。接下來，我跟佩涵被帶去一個表演場地，我被綁在像婦產科檢查椅的椅子上，我雙腳張開，生殖器面對台下的觀眾，嘴中則被塞入鐵球。佩涵在一旁不停的舔與玩弄我的豐滿的胸部與乳頭，女王則一直幫我自慰，弄了很久，我的陰莖射出不少精液。台下大約有二三十名觀眾都在歡呼。

「我通常都用榔頭敲碎公狗的蛋蛋，然後才閹了它。你要不要被閹了呢？」女王笑笑的跟我說話，可是我已經被嚇得說不出話來。這時台下走出來一個很清秀戴鐵面具的男生，脖子上也綁了狗圈，他跪下來用舌頭舔女王的陰蒂和環（女王這時全身赤裸，只穿了皮手套與皮靴），說：「先閹我吧，女王。」但女王不理他，她移來一張小鐵桌，墊上一張綠色的布，然後把我的睪丸放在下面，然後用刀子劃開陰囊，迅速割下睪丸，之後拿起不鏽鋼榔頭，用力一直搥打，把取出的睪丸打碎，這時我簡直痛到完全暈過去。沒想到還沒完，這時她又取出鋼鑽，在我左右乳頭都鑽孔，然後戴上金乳環，這時我下體與乳頭都血流如注，這時才真的暈了過去。

醒來時我看到女王蕭雅菁醫師與王佩涵都在一旁，我則躺在她診所的病床上，下體與乳頭都被包上紗布。這時蕭雅菁醫師說：「你的臉部好像還不夠女性化，要不要我幫你拿掉喉節呢？」

我這時有氣無力的說：「可不可以幫我臉部再美化，線條弄得柔和些呢？我有錢可以付手術費。」蕭醫師點頭說好。

之後當天我就做了削骨術使臉部線條柔和，又去喉節，抽脂，隆鼻與豐頰。手術完拆線已經又過了三週，同時睪丸被閹割的縫線也同時拆線。拆完線後，我全身赤裸的站在落地鏡前。

「我把妳整型的很漂亮吧？」蕭雅菁醫師說：「我可是參照日本美少女偶像酒井法子來為妳整型的呢！」

我看看自己，文靜白晰的瓜子臉，說實在不太像酒井法子，不過真的很甜美，甜美到我看了這張臉，都不會覺得跟過去的自己是同一個人，也完全感覺不出這個人曾經是男性，因為這真是太女性化的一張臉了。再加上豐滿的胸部與萎縮到只有一個中指指頭大、軟到無法勃起的陰莖，我已經幾乎完全成了短髮美少女，就算穿男裝也不會有人覺得我是男生。

手術完那一晚我去挑了一些女性內衣褲。我現在不用穿塑膠褲，只要把小小的陰莖壓入體內，直接穿蕾絲低腰內褲也不會看出男性生殖器的痕跡了。

我穿著一件皮製的黑色背心，背心胸前挖了兩個大洞，使我豐滿的乳房整個露了出來，我的兩個大乳頭上穿著金環，我下半身則穿了皮製的丁字褲，黑色網襪與及膝高跟皮靴。我還戴了一個黑色大頸圈，頸圈前方有個大鐵環，鐵環上穿上個繩子，女王就用這根繩子拉著我，而我在地上爬。我邊爬，乳環就隨之晃動，讓我的乳頭好癢，癢到都直立起來。

「奶頭都豎起來了，你這個賤母狗又要發情了！」說罷就開始把我五花大綁，然後玩弄我的乳頭，玩到我忍不住呻吟，然後用力一拉，拉到我痛的不得了。然後又扯下我的黑色皮丁字褲與褲襪，拉出我的男性生殖器，用力鞭打了一下我那勃起的陰莖，然後玩弄著我的睪丸說：「怎麼蛋蛋還在呢？要割掉！」說罷就拿電動按摩棒插入我的肛門，然後幫我手淫。我的陰莖一直勃起，最後射精。就在我射精的那一剎那，雅菁女王她拿手術刀居然割下我的睪丸，我的下體血流如注。女王又看看我的臉說：「你的臉不像個女人，乾脆毀掉！」正當我還沒回神過來時，她居然拿出大榔頭朝著我的臉用力搥打，我大痛到昏過去…………

一覺醒來，才發現這是個惡夢。我這時發現我好像射精了一般，蕾絲內褲與褲襪都濕濕的。自從我被女王閹割以後，我很久都沒勃起過了。於是我一直把殘餘的小陰莖壓入蕾絲低腰內褲中，然後外面穿上褲襪。說起來褲襪是個很奇妙的東西，它把妳的腰部以下的下半身都緊緊束縛住，可是穿久了以後，居然非常習慣這個感覺，沒穿會覺得很不習慣沒被束縛的身體。於是我開始天天穿褲襪，連睡覺時也穿。

我洗了個澡，然後換上一件淡紫色的內衣與低腰鏤空內褲，然後穿上黑色超彈性褲襪、露出肚臍的緊身短上衣、紅色黑格子迷你裙，戴上黑色長假髮。我都戴三分之一罩杯的胸罩，它罩不住乳頭，於是我的乳頭與金乳環就會透過緊繃的上衣透出來。我看看鏡中的自己，苗條的身材，豐滿的乳房，細腰與修長的腿，真是非常好看。正當我沈迷於自己的美麗時，門口的電鈴響了，我開一看，原來是阿姨與表姊怡如在門口，我連忙開門讓她們進來，卻忘了自己正在穿女裝。

「我沒想到你有這個嗜好！」阿姨一臉怒容，一進門就衝進來打我一巴掌。接著她掀起我的裙子，發現蕾絲內褲下面一片平坦，恥丘只有一堆軟毛。她居然就立刻拉下我的裙子與內褲，往下體伸過去，然後又脫掉我的上衣與胸罩，我戴乳環的乳頭與乳房就這樣露出來。她一手拉著我小小的陰莖，一手大力拉著我的乳環說：「我沒想到你最近都沒回我電話，原來是去把東西割掉與隆乳！」她邊說邊流淚：「你父母死後你就變成這樣，你知道你很賤嗎？你好好的男人不做，偏要做下賤的妓女？」

沒想到一聽到「下賤」兩個字，我的陰莖居然太興奮到微微勃起，流出透明的液體。阿姨則哭著離去，從此後都不再原諒我了。

08.

「原來你去割掉睪丸啦？」我全身脫光躺在美容台上，小潔正在幫我做全身護膚。我平常有空就會去蕭雅菁醫師兼差的整型診所附設的美容護膚中心做臉跟全身護膚，美白還有除毛。每次我都是指定給小潔這個美容師做。小潔大我兩歲，是個十九歲有著圓臉的可愛女孩。

「我沒想到男生的東西可以變成這麼小。」她一面幫我按摩大腿，一面拉起我藏在陰毛內大約兩公分長的陰莖玩弄，可是玩了很久我的陰莖都沒勃起。下午護膚完後，我整理好乳環，穿上淡紫色的網紗內衣和全透明的淡紫色網紗內褲，再穿上白色半透明的低胸緊身上衣和腰部以下全透明的黑色褲襪，灰色百褶迷你裙，然後穿上禦寒的大風衣。然後對著鏡子梳好我的中分頭髮，看起來像是很甜美的短髮美少女。

來到我們借用的本校室內籃球場，所有的籃球隊員都眼睛一亮。這天是一月三十號晚上七點，學校正在放寒假，但是也是我們籃球隊慶。我們是從國中一年級以來就組隊的，一直都是同校同學。從組隊時，阿輝就有一個很瘋狂的主意，後來竟成為傳統，那就是我們要裸體打籃球來慶祝這個日子。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我們現在高二。每年這個時候籃球場都只有我們六個男生分成兩隊鬥牛，沒有其他外人，倒也還好，可是這年我卻快要變性了，真的有些尷尬。

想到這時，大家都脫了精光，每個人強壯的體魄加上下體搖晃著粗大的陰莖與睪丸，讓我有些小鹿亂撞。小凱這時說：「大家也知道阿榮快變成女生了，還是破例不要讓他脫光好了。」，沒想到這時巨人跟怪獸都反對，說：「他每年不都脫了？今年就不脫啊？真是奇怪！」狂刀跟阿輝則沈默不語。這時我只好背過身去，脫下裙子與褲襪，然後全身脫光，再轉過身來，大家盯著我的豐滿的胸部與大乳頭，金乳環，看的目瞪口呆。接下來開始比賽。每年我都跟阿輝小凱一隊，沒想到今年我雖快變成女兒身，我投籃還是很準，我們這一隊贏了。

打完之後，我們大家赤裸的坐在球場旁喝水。小凱看看我的身體說：「你真的完全變成女生了！我可以摸摸看嗎？」我勉為其難的答應。他摸摸我的豐滿乳房，乳頭與下體，然後在陰毛叢裡找到殘存的陰莖。

沒想到小凱竟然很認真的思考說：「有的時候我也會幻想自己能夠變成一個女生，說不定有一天我會鼓起勇氣這樣做。」

怪獸聽了小凱說的話，很不以為然的說：「你以為社會會接受這樣的事情嗎？還好小明平常在班上為人還算好，要不然早就被人說給老師聽這件事情，而且說的很難聽！」說罷，他們幾個男生站起來比賽尿尿，看誰尿的遠。看著小凱斯文的外表，青筋暴露粗大的陰莖射出最遠的水花，我不禁愣住了

女王，可不可以踩爛我的陰莖？」我全身赤裸，戴著頸圈與皮製的手鐐腳鐐，雙手被女王用鐵鍊吊起來，女王用鞭子抽著我的屁股和小小的陰莖。

「下次要我踩爛你的爛鳥要說『請』！」女王用右腳高跟鞋鞋跟把我的陰莖踩下去。

「想被我踩爛陰莖就可以變女人啊？還早呢？不信你看看，你身體還是一條公狗。」說罷女王把我放下來，我疲累的趴在地上。也是全身赤裸的女王蹲下來小便，尿液就噴在我臉上，然後吐了一口很大的口水，我忍不住張嘴喝了，女王忍不住笑著我：「真是一條賤狗！」眼神盡是鄙夷，可是沒想到我居然那小小的陰莖居然有些勃起。佩涵接著拿水管把我身體沖乾淨，然後開始用舌頭舔我的龜頭，最後居然我的陰莖開始勃起，佩涵就慢慢把我的陰莖放入她的洞裡，我倆一直性愛直到高潮。沒想到最後，我居然射了不少液體射進佩涵的陰道裡。

從那個暑假開始，我就和佩涵開始每天做愛。每天我倆都赤裸著身體，我把我的陰莖插入她的洞裡一直摩擦，直到射出透明的液體為止。因為常常做愛的結果，我的陰莖也變的比較大了。隨著我的陰莖越來越大，本來每天我都會穿醫療用超彈性褲襪，就因為陰莖又開始鼓起來，所以也不能穿了。我漸漸的又穿回比較中性的牛仔褲和襯衫。而且我也拿掉自己的乳環，開始把自己中分的頭髮改為旁分頭髮。

「雖然你看起來像個女的，沒想到陰莖蠻粗的。」小潔正在幫我做全身油壓。沒想到油壓到一半，居然開始幫我手淫起來。她一邊幫我手淫，一邊脫下自己的連身裙，褲襪與內衣褲，然後幫我口交。接著我倆採取面對面坐著的姿勢。她坐在我的大腿上，我的陰莖慢慢插入她的陰道裡。我倆互相擁抱，我倆豐滿的乳房互相貼著，翹起的乳頭也互相摩擦，一陣陣的抽動下，我倆進入了高潮，最後我射了液體射進她的身體裡。

「你最近打扮比較中性化了。」這年正是高三那年的一月，小凱跟我打球時說。那天我穿了件淡紫色襯衫，淡藍色洗白直統緊身牛仔褲，雖然裡面穿的還是蕾絲低腰內褲，但是已經沒有穿褲襪了。我倆一起去上個廁所，我從我拉下牛仔褲拉鍊，掏出自己的陰莖尿尿。這時候突然感覺有些後悔割了睪丸了。

那晚我又去俱樂部給女王調教，我整晚從背後進入佩涵的身體，女王則是從我背後玩弄我的乳頭，鞭打我的臀部，和我蛇吻。最後女王破例的推開佩涵，舔我的龜頭。我那時才知道女王口交的功力驚人。之後女王拿了一杯酒給我喝，然後繼續為我口交，口交到最後我居然昏睡過去。

10.

「你真的以為自己是男人了？」女王身穿綠色手術衣跟我說。我仔細一看，才發現我全身赤裸雙手雙腳被綑綁在像生產台一樣的手術台上，然後下體一陣清涼，好像是女王正在拿沖洗棉花棒用消毒液消毒我的下體。

她說：「我讓你暫時變男人，是要你變成女人後被我折磨到後悔！」然後她一直幫我的陰莖手淫，正當我要進入高潮，即將射出液體時，她拿了一根尿管插入我的尿道，使我尿道一陣劇痛。接著，陰莖背面到會陰部突然一陣劇痛，原來是女王正用手術刀劃開陰莖，我痛的大叫，然後有人從我背後拿出氧氣面罩蓋住我的口鼻，我就昏睡過去了。

「你知道我如何處理一條想變母狗的公狗嗎？」女王這時拿著手術刀，笑吟吟的說：「爛狗只能凌遲處死！」說罷開始用銳利的手術刀劃開我的陰莖，然後在會陰部用手術刀切一個大洞，直到腸子裡面，然後把我的腸子挖出來。我劇痛，痛哭想大叫，卻被一個鐵球塞住我的嘴巴，無法發出聲音。接著她又劃開我的臉，四肢，肚子，使我全身都露出骨頭，血流如注。然後拿出榔頭，用力敲下我的臉骨，我痛的昏了，大叫，嚇出一身冷汗。

這時眼睛一張開，好刺眼的陽光，我好像在一間病房裡，原來我剛才被亂刀割死的場景只是夢。好可怕的夢，真的。可是怎麼我好像全身都不能動，而且全身劇痛呢？仔細一看，我全身都被紗布包的像木乃伊似的，『啊……。』我用力大叫，可是只能發出微弱的聲音。這時下體一陣劇痛，好像真的被挖到腸子，插了尿管的劇痛。這時有一個護士走過來，幫我打了一針，於是我又昏睡過去。就在這幾天，我每天全身劇痛，又全身發燒，意識迷迷糊糊的，全身累到沒力氣睜開眼睛。隱約中好像聽到女王說了一句：「一次開太多刀，好像傷口有些感染。這樣的敗血症就怕他會變成敗血性休克！」。之後，我一會兒覺得很熱，一會兒有冷到骨頭裡去，簡直痛苦極了。也不知睡了多久，終於有一天真正的醒了過來。

「蕭醫師，她好像真的醒了」。在我眼前的是女王蕭雅菁醫師和一位護士。蕭醫師看著我，笑笑的說：「你終於燒退了。不過兩天內做了全身抽脂，隆鼻，臉部，四肢削骨，還有臉部再造，聲帶整型……。全部手術做完後後就發燒了。你整整燒了一個禮拜才醒來。」她說罷，護士拿起我的鼻胃管灌了一些牛奶。

女王說完後我說：「嗚……。」我很想說話，可是還是沒力氣跟女王說。於是時間又過了一個禮拜，在這一個禮拜中，我慢慢的全身傷口不會那麼痛了，也慢慢可以說話了。這時我才發現，我已經不在是過去那個有些低沈的聲音了，而是說話起來像女孩子一樣清柔的聲音。

到了二月開學前兩天，我才從蕭醫師的整型醫院拆線出院，時間已經過了三週多了。醒來之後我才發現，女王唯獨沒有替我做的就是變性手術。所以那天之後我還保有男性的生殖器官，我之後只好從學校休學，到補習班重考，直到一年多後才動變性手術。
